
面向新觀眾 傳統變時尚 

發動老祖宗的柔性政變 
傳統不能不老，但傳統可以不死，把傳統文化當成一座取之不竭的活博物館，傳

統便能歷久而彌新。當傳統舞台風光不再，傳統藝術仿如發動柔性政變，一走傳

統戲曲的現代化，一是結合傳統元素的現代創新，兵分兩路，從明華園到當代傳

奇劇場，從雲門舞集到國光劇團，從漢唐樂府到霹靂布袋戲，塑造了台灣當代藝

術既傳統又時尚的經典面貌。 

 

文字 盧健英 

 

  六○年代，美國哲學家熊恩（Donald Schon）在《觀念的位移》一書中說：「創

新最重要的突破就是以新觀點來看熟悉的事物，才能打開新契機的大門。」 

位移創新，從來不是新創舉。二○○五年末，排行榜書單中，《藍海策略》一

書，成了領先的話題。事實上，台灣這十幾年來，傳統戲曲觀眾凋零，在傳統與

創新的藝術發展上，反而早就行駛在一片藍海之上。當傳統舞台風光不再，傳統

藝術仿如發動柔性政變，一走傳統戲曲的現代化，一是結合傳統元素的現代創

新，兵分兩路，從明華園到當代傳奇劇場，從雲門舞集到國光劇團，從漢唐樂府

到霹靂布袋戲，塑造了台灣當代藝術既傳統又時尚的經典面貌。 

傳統不能不老，但傳統可以不死，把傳統文化當成一座取之不竭的活博物館，

傳統便能歷久而彌新。 

 

傳統是藝術創新的活水泉源 

下個月，由知名文學家白先勇製作的《牡丹亭》，歷經大陸近一年，五十場的

演出，累積近七萬人次的觀眾之後，將重返台北國家劇院演出。二○○四年四月，

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時雖是盛況，但台上因為是蘇州崑劇院的演出，許

多人沒有把它當成「台灣製」；但今年夏天，民族音樂學者林谷芳在杭州遇到大

陸戲曲學者，他們卻豎起大拇指對林谷芳說：「這樣的《牡丹亭》只有『你們』

做得出來，你們對傳統的看法值得我們學習。」 

被歐洲人視為千年古樂的南管，在發源地泉州現在依然是民間活躍的曲藝與娛

樂。表演形式不是純音樂就是戲曲（即梨園戲），但一九九六年，醉心中國古典

戲曲的舞蹈家吳素君與漢唐樂府首次合作，抽離了梨園戲裡的敘事部分，轉化梨

園戲基本功「十八科母」裡極具特色的手姿、腳步、身形，並配合南管古樂，編

創出精緻典雅的《艷歌行》，並在仿古的小舞台上呈現，保存了傳統雕欄圍砌的

舞台演出特色，這樣的「南管音樂舞劇」， 既非重建亦非復古，卻是源自台北當

代的表演產物。 

台灣並非傳統沃土，卻能這樣重新看待傳統，「為什麼只有你們做得出來？」



泉州戲曲界對於台灣創造出像《艷歌行》這樣精緻的演出，在夾雜著佩服與不服

的口吻裡，也提出同樣的疑問。 

 

文化菁英帶來傳統品味與當代社會觀照情懷 

對此有深入觀察的文化評論家林谷芳認為，過去半世紀的歷史與文化變遷中，

台灣不一定保有最傳統的形式，但民國三十八年來台的一群文化菁英，確實帶來

比較傳統的儒家思維及傳統品味，又對當代社會現象有一定的觀照情懷，在社會

變化過程中，就會出現如俞大綱、史惟亮、白先勇，甚至高信疆這類有反省、並

在生活實踐和文化創造上回到東方主體性上思考的秀異分子，同時也繼續影響了

下一個世代。 

  例如，古典素材的現代化工程裡，雲門舞集做得最早，嬉皮世代的林懷民，便

是在戲劇家俞大綱的引領之下，「一步步親近了平劇迷人的世界」。雲門早期作品

《奇冤報》便是第一部脫胎自國劇《烏盆計》的現代舞作品，而且演出的正是京

劇演員吳興國；其後《白蛇傳》更是雲門結合中國文學、戲曲、西方劇場與現代

舞技巧於一爐的代表作，也成為雲門第一支受邀至海外（一九七五年香港）演出

的舞碼。 

當時的香港《明報》月刊總編輯胡菊人在觀後評論中表示，遷台後的台灣文化

輸出，最有成就的項目是文學，但「《白蛇傳》給台灣的文化輸出，展現了新面

貌」。二○○三年，雲門舞集三十週年推出書法系列第一部《行草》，並赴美演出，

美國芝加哥亞洲舞蹈文化研究學者，也是舞評人的約瑟夫‧豪威爾也清楚指出：

「雲門舞集所繼承的偉大傳統，包括中國京劇、紐約現代舞和太極。」並說：「這

部現代舞作品透露超過二千年的歷史源流」。 

 

理想中「傳統再現」的摸索 

兩岸開放之後，相對於經過文革等劇烈因素異化的「新中國」美學的，台灣中

壯輩的藝術家們相較於大陸同輩創作者在文化論述上，卻自信地以「保有更正統

的傳統」挺身站出，林谷芳認為，其實台灣藝術家所懷抱的傳統「是當代人對於

自己理想中『傳統再現』的摸索」，不是真正的傳統，而是「想像的傳統，鄉愁

的傳統」，林谷芳舉例，漢唐樂府的《韓? 載夜宴圖》（二○○二年國家劇院首演）

將樂、舞、戲融於一爐，將靜態的畫動態化，是藉由畫中去了解時代，復原古代

理想的生活，也是復原心理上認同的傳統藝術的極致。 

《艷歌行》的主要創作者吳素君，也是七○年代俞大綱的入室學生之一，長年

鑽研中國文化，是因為王心心的唱腔讓她初次領略南管之美；同時因為對勾欄小

舞台的好奇與想像，再加上對梨園戲科步動作的興趣，從沒有看過梨園戲的她和

王心心合作編出了《艷歌行》、《簪花記》、《夜未央》、《滿堂春》四支艷驚四座的

創新作品。 

回想起來，吳素君說：「其實是有什麼材料做什麼菜，團隊裡有會唱的就加唱

段，不能唱的就跳，舞者不擅傳統科步就動作放慢一點兒，這麼一來，「緩慢反



成為《艷歌行》最引人遐想的表演美學，這完全是無心插柳的結果，但後來卻被

許多人以為梨園戲就是該這樣演的。」後來吳素君又編了《簪花記》，梨園戲裡

沒有這齣戲，是她以唐畫《簪花仕女圖》為想像，借用梨園戲的幾個基本動作，

但力求精緻的美感呈現。「我沒有想要『復興』南管，因為我根本不懂，只是借

用它們的元素而已。」吳素君說。 

但林谷芳也發現，有趣的是，上世紀的這一波文化移植裡，在台灣，特別是台

北，反映出的「比較是明清江南品味的傳統，而非北京品味的」，所以像茶藝、

賞壺這樣的文化會在台北出現，而連吳儂軟語的蘇州評彈來台北演出，都有年輕

觀眾樂此不疲。 

 

台北觀眾「見過世面，他們說好就是好」 

近幾年來持續引進崑曲、蘇州評彈、以及泉州戲曲等的雅? 藝術公司負責人賈

馨園說，台灣的經濟及知識水平已經到了「富而好美」的水平，蘇州評彈來台北

演出時因為有字幕，反而更沒有語言障礙，且經由舞台、妝扮、燈光、服裝與劇

碼的整體選擇與安排，亦莊亦諧的評彈演出充滿了綺麗典雅的文化氛圍。而相對

的，「這些大陸戲曲演員來台北演出，有被視為『藝術家』的尊重，和在大陸跑

堂會（編按：有錢人家中的小型室內演出），或在吵雜的書場裡演出是很不一樣

的。」賈馨園說。 

蘇州評彈一級演員盛小雲，六年來每回到台北演出後，總是身價一再上漲，去

年重量級的企業家張忠謀、曾繁城、尹衍樑等人到上海，上海對台辦還特別指定

盛小雲為他們獻演。台北的觀眾是所有大陸戲曲演員最想征服的觀眾，白先勇的

《牡丹亭》選擇在市場小而精緻的台北舉行首演，因為他認為台北的觀眾對於東

方、西方，傳統與現代的融合，開放度是大的，「見過世面，他們說好就是好」。

而十一月初即將來台的盛小雲，也因為生平第一次的專場演出，在經過上海、杭

州、北京之後，「她認為一定要到台北，才算是完美的句點。」賈馨園說。 

林谷芳也提醒，上一代的文化人是「以整個中國社會文化歷史做訴求與反思諸

己，才會有那樣的大格局、大塊文章。」一如雲門舞集所揭示的口號：「中國人

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或者如同七○年代「人間」副刊洋

溢的自由精神。這些七○年代留下來的文化傳統，畢竟只是鄉愁式的、氛圍式的，

「我們缺乏紮實的工夫」，包括技術上的及理論上的，因此，傳統的創新雖然在

整體劇場的整合上依然時有傑作，但傳統裡面的高下層次還是有的，在好的成績

裡，林谷芳期勉台灣的傳統及當代藝術創作者應對傳統不要有過度當代的詮釋，

「面對傳統時應更加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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